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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上路



淩晨六時,
我在站在寂靜的街道上,靜待麵包車接我上班.
同樣的墨爾本,不一樣的環境,一個我從未感受過的世界.

明月掛起一片漫天星空,星空下盡是單層的房子,
房子前面總有小花園及木圍柵,
外面的行人路上稀疏但有序地插著幾支街燈,
這樣的畫面不斷重覆地在左面連綿密鋪到右面盡頭,
在昏黃的街燈映照下,宛如看著八十年代的英式老電影.

一輛披滿花痕及锈漬的白色麵包車.轟隆轟隆的駛過來,
盡了吃奶之力拉開那爛趟門,眼前是一個黑洞.
只能以伸手不見五指去形容.
座椅上放著一團團沒有靈魂的黑色物體,
是手提電話把一張一張木無表情的人面照出來,
而在這種"低炒"的光線上,我發現她們的樣子比羅蘭更恐怖.
我有點懷疑自己是否坐錯了要上山的車...

"這是你的刀子,拿著!"滄桑的聲線在低聲的用國語說著.
"拿穩點,不要丟了,這就是你的生財工具."
放在我手上的是一柄破舊的水果刀,
刀刃有點破缺,還有滿帶疤痕的木製刀柄.

昏暗的麵包車裏,駛在起伏的森林小路中,
一把低沉的聲音,一柄破舊的水果刀.
加上令人錯愕的國語對白,以及緊張不安的心情.
整個配套令我想起在電影橋段中,在貨van中準備大茶飯的省港奇兵.

雙眼放空在窗外的一片漆黑,我在想著.
憑藉一個認識了才幾天的台灣朋友介紹,她是否把我帶上了一條不歸路.

無論如何,麵包車正帶著我走進一個與世隔絕,與別不同的世界.
陸續我會描述,我所身處的環境.
我敢肯定,這與你們想像中的Happy Farm不同.





02.種族



我在不斷重覆說著,"走進另一個世界",
一切真的充滿置身於RPG遊戲的感覺.

有玩過Online RPG的人,都知道在開始遊戲之前,
首先要選擇自己的種族,當然今趟我沒有得選擇.
但種族在這裏正是聯繫著重要的階級觀念,
其架構及編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首先最高級別的存在當然是洋人,
這裏的他們的地盤,big boss是洋人,在他之下的管理層也是洋人.
而我這種勞動階層很少機會接觸他們,
偶爾會見到他們優栽悠栽地在車子上,
或是居高臨下地看著各位蟻民勞動.

在這裏僅次於洋人的是馬拉,
一眾主任及的工頭管工主要都是馬拉人.
他們得天獨厚的優勢是能操多種語言,方便上傳下達
以及他們可以長時間居留在澳洲.(不論合法及不合法途徑)
重要的是,在這裏,他們對香港人充滿歧視與偏見,
其後補充.這使我在此滿途荊棘.

其次基層中有兩個種族,較高級別的是台灣人.
耐操及單純,充滿奴性的他們受盡馬拉人的喜愛.
而之前我在city中都已感受到,
他們的團結互助,民族意識,很值得港人學習.
馬拉人安排一些小組長都會專挑台灣人,
而在馬拉人的耳濡目染下,部分小組長都歧視港人.

來到最後.對!我的朋友,這裏沒有星泰日韓,
港人在這裏是最低階級的一個種族,
自傲的港人在這裏受到欺壓,但這也有點疚由自取.
是八九十後的文化影響嗎?
驕生慣養,受不了苦是港人的真實寫照,
台灣差極最少也有當兵的訓練經驗.

這裏的馬拉人受的文化水平都不高,
面對不解禮教,沒有管理知識及技巧的他們,
很容易就會觸動港人的情緒,繼而反抗.
在聽聽話話,易於控制的台灣人映襯下,
負責管理的馬拉人當然會討厭港人.

最後結果是港人都待不長久,未能聚集,
永遠在此也是一小撮烏合之眾,不能自成一股勢力,持續弱勢,惡性循環.
其實,這關係也適合套用在現時面對強國獨裁的香港政治形勢.

為生活,我可以忍,背負ComeLow.com.hk的名義,
藉此惡劣環境,和大家交流一下多年職場求生的經驗.





03.禁慾



一場來到澳洲WHV,
好像總要受過農場的苦,才叫到此一遊.
耕田,兩個字,一橫一豎;
受不住,躺下,站著才有資格說話.
原本以為就此簡單的體力活,
後來我發現原來精神上也會被磨練一番.
先撇開前文提及的欺壓受氣不談,
在此我首先學習到--禁慾.

古有文獻記載澳洲農場之行,
多為桃花處處任你採,鳥語花香.
友人謂讀萬卷書不如食萬寶路,
早已享受箇中樂趣.
為此,很老實,我也抱有丁點期待,
縱使蘇民峰鑒定我今年並沒有桃花運.

可惜,天命難違.

推介給各位對集郵有興趣,又愛挑戰自己的朋友,
當護士,學生,OL,Lolita,人妻，熟女
中西星馬泰日韓都難不到你的時候,
耕田這個category你要一試.

我形容此地為自修室,一切女性的樣貌,
用一個Terms去形容,叫"會考拎A樣".
回想你的中學同班同學,
總有幾個不愛打扮,只愛在分數上自慰的女同學,
長黑髮 馬尾 豆豉眼 粗框眼鏡 滿面暗瘡,
都不緊要,
最重要是配合一副嚴肅認真的表情.

耕田妹除了'A樣",
緊接著還有方便彎腰工作的無重量上圍,
以及因長時間下蹲練成的豪華臀及蘿蔔腳.
最後是就算穿在性感女神周秀娜身上
也會很Turn off的雨褲及黑膠水鞋.

對不起,扯不起...

最慘的是這個小鎮居住的,九成都是農場的人,
即是說每天都是看著同一班女性.
是洗腦教育,女性都是長這個樣子,
男士還是乖乖早點休息,儲好精力下田工作.

"久未出征的士兵,連自我了斷的意欲都失去了."
兄弟們,你明白我這是講甚麼嗎?





04.YOUNG姐



在這裏的馬拉人主任中,其中一個大家都稱呼她"YOUNG姐"
四十多歲,五呎不夠,丹鳳眼,血盤大口,
若用一位名人形容,我會用梁美芬.

在割菜部門中,論職位她不是最高,但地位卻是舉足輕重.
首先,她是房東的老婆,是我們的包租婆,大家都要給她幾分薄面.
其次,臨近更年期的女人,巴辣得令人害怕.
看看垃圾局入面一眾議員就知道.

當大家新人進入職場時,
記得留意工作環境中,誰的影響力最高.
此人未必是職位最高的一位.
更多時候是口水多過浪花的一個,因人言可畏.
特別是女人,其詞鋒銳利加上蠍毒婦人心,暗箭難防.
自古歷史以來,奸臣都比皇帝更要提防.

找出此人後,當然要埋堆.
要早一點行動,因為此人對你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有些人很懂得SOCIAL,口甜舌滑討人歡心.此乃方法一.
但我向來不精此道.
汗水換感情,方法二.
在Young姐面前,我永遠是最具狠勁的一位,
搬菜籃,拉bin等苦力位通常大家都不會主動請纓,
我卻反其道而行,專挑來做,還要專程蹺過Young姐面前做,
配合幾分氣喘及汗水,喚起老女人的母性.

平時被人罵幾句,我會用我練習了八年的職業笑容
然後一律回答 "好!知道!",
其實我想送多一個納粹式的敬禮.

因為我知道,
乖,永遠不會被上司討厭.醒,就更得上司喜愛,
因為我知道,
我以前也是一位上司

新人們通常一定經過YOUNG姐妙語連珠的洗禮,
但我卻未被YOUNG姐訓話過,
更得到她的期待:"阿仔,俾心機做工啦!搵到錢架呢度",
還送我一粒馬拉地道芒果糖.
對我好得友僚們以為我出賣了肉體...

自此之後,沒人管我工作,工作輕鬆,
還有日日有工開
(很多不被看重的都很少時間被安排上班,以致賺不了錢)
兩天辛勞換以後安逸,值得.
向來工作,Play Hard, Work Smart,好工作就是舒服又找到錢.
特別我從遠道而來工作,不是為升職加薪,
為的,是考驗自己,不想香港人被看扁.
就算你們小看港人,也不可小看我!我未算"識撈",但一定"襟撈",
耕田,為的就是一啖氣.

很多時新入來的港人都會抱怨,我只好安慰他們,
"在香港,又何嘗不是世途險惡.甚至乎,比這裏更甚."
任何職場,總有一個YOUNG姐..

p,s
有些新人來到不知死活,或是忍不住辱罵,就向YOUNG姐反抗.
換來只有被轟成一片頹垣敗瓦.
以下節錄YOUNG姐發人深省的鬧人金句,是我們港人用來互相勉勵的笑話
"出來做工呀嘛!俾人話係應該!"
"做工係咁架啦"
"你係咪少爺仔Y,係你就番屋企,唔係你就要做架啦!"
"澳洲呢度係金山!"
"黎發達架嘛!"
"你係男仔黎架嘛,咪做埋啲女仔工!人地女仔都要抬呀!"
以上金句可自行套落任何情境.   





05.港竇



我在工作認識到,ArmChannel.com的香港人都住在同一間,
門牌為"95"的房子.我們都稱這裏為95.
是香港人的私竇.

裏面住的都是九十後的年青人,
如有追看前文,
他們,都是被貶為不耐勞,被偏見及歧視的一群.

但我在這裏,找到了釋放.
95,是我每日在虛偽的上班後,一個舒壓的地方.
與一群年青人在一起,是為我老舊的思想充電.
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透過溝通去了解年青人.
這是我以往的工作中,最弱的一環.

旁人眼中,他們都在做一些難以理解的事;

合資買了一台音箱及mic,連接手提電腦上youtube唱K,
唱膩了,兩日後,拿回去店家refund;

每天吃完晚飯都聚在一起,
研究Flappy Bird在不同版本,不同手機上的分別.
以及如何能在遊戲中拿到高分;

突然之間興之所至,開車到一百公里外的超巿買幾個蘋果,
勞師動眾,因為剛剛在網上找到了,
一個用蘋果作容器,吸食大麻的方法;

95內,永遠吵吵鬧鬧,
可能只是因為明天的午餐要吃甚麼,
或者是烘衣機內一條無人認領的內褲.

在這裏,他們在釋放,
不論在香港,還是在這個我們稱作"澳大利亞勞改營"的地方.
他們被標籤為"九十後"所帶來的壓力.

一些傻事,被我們認為是幼稚,
但換個角度,比起自以為成熟的我們,他們不是更懂得生活嗎?

我在香港,真的不知道何謂生活.如何生活?
在這一刻,我被一班年輕人教曉了,生活至少要懂得享受自己的存在,





06.離開



五十日的奇異世界,波瀾起伏.
要走的,始終都要離開,在這裏,沒有香港人的位置.
我在這裏所得到的,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又可以看成多得不勝負荷.

一無所有?
在這裏,我得不到我預期中愉快的農場生活,
目標的二簽,原來沒有,
賺到錢,都花在生活費和汽車上,
最後在出巿區的一段路上,我不小心把它撞壞了.
朋友沒交太多,有的都是點頭之交.

不勝負荷?
是否這裏的氣場問題,
在這裏個多月我經歷了廿多年加起來的不幸.
親人離開.種族歧視,腸胃炎,車禍
不想再去仔細描述了...

但是每次的不幸都給我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
人在異鄉,甚麼困難都要自己扛過去了.
這正是我這趟旅程的目標嘛.

謝謝一班Fuxking malaysian.當我奴隸的人.
再見了,耕田這回事,我還是識條春.


